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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中國史上英雄將帥人才之多，三
國自是風雲叱咤的時代，不過在三國
前，楚漢之間出現的韓信雖然出身低
微，卻也是一名猛將。投入漢營後一直
未被重用，後得伯樂賞識薦予劉邦，自
拜將後四年間與楚軍交戰大小百餘場，
最終把楚軍徹底擊敗，逼得一代霸王項
羽在烏江自刎。不過這位大將軍雖為漢
室功臣，但劉邦忌才，最終難逃一劫。
蕭何則為劉邦之謀臣，最大功勞是有

觀人之材，把韓信薦予劉邦，但他雖則
是韓信的伯樂，同時也參與了王室欲誅
殺韓信的行動中，故有云「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之句。 9月9日上海戲曲藝
術中心帶來了一台由上海京劇院主演的
新編劇《成敗蕭何》。故事以上述的歷
史人物和背景出發。然而《成敗蕭何》
並非寫歷史或純宮廷鬥爭，而是更多寫
人物在自身處境的變化下，如何面對眾
生和一己榮辱的取捨。此劇的人物塑造
有更深的挖掘和表述，不乏專為人物心
態而寫的段落。刻畫蕭何與韓信之間既
是同儕，又是交心之友的情義在劉邦的
懷疑和忌才下如何走上絕境。
除了在取材上較着重人物的情和義，

這個新編劇亦用了不少現代舞台的處理
手法。先以旁白用來交代歷史背景，甚
至事件，戲則多集中在人物的反應。另
外除了京劇慣用的京胡，亦加有較現代
的音效加強氣氛的營造，和帶有神話色
彩的背景裝置看去亦比傳統一桌兩椅豐
富。不過在種種「新元素」中，服飾與

女角妝容設計稍不及正統京劇的吸引，
尤其呂后的頭飾設計得頗誇張。其他的
現代處理都能做到適可而止，為傳統京
劇帶來新面貌，當中行當的分配亦拿捏
得宜。除了老生（蕭何）與花臉（但韓
信造型不用勾面），還有花旦（呂
后）、老生（劉邦）與武生（鐘離昧）
等應功，戲的分成十分適中，且各有發
揮。兩位主角不在話下，劉邦與呂后的
戲不斷穿插其中外，楚王屬下鐘離昧雖
出一場亦集中而有戲，其他應有排場亦
適當運用。
不過若論好睇，還是演員的表現更精

彩。陳少雲的蕭何每個動作都跟唱情配
合得工整而傳神，大量的做工表現出蕭
何的深層次心理，把麒派優秀的表演風
格發揮得淋漓盡致。安平的韓信沉厚有
力，威而不驕，重情有義，如看見好友
鐘離昧自刎成全他，撫鬚悲鳴，表現出
英雄人物感性一面，安平在裘派的特色
下，還加上抒情效果；傳希如的鐘離昧
出場先揮動令旗，接着幾個動作利落乾
淨，令人叫好。
還有何澍的劉邦，動作不張揚，靠着

關目和做手呈現了奸在骨子裡的劉邦，
還有郭睿玥的呂后等都令這個戲增添能
量與色彩。小瑕是尾段呂后派兵追韓
信，導演安排士兵在後面走過，龍套們
竟以現代的策騎動作疾走。或許這也不
必，因戲曲中的騎馬動作有其程式，無
需改變。

文：鄧蘭

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演繹者，反之亦然。九
月中到台北一趟，看由黑潮藝術主辦，法國
舞星蕭菲∙紀蓮與加拿大出生英國發展的編
舞家羅素∙馬利芬演出的《Push》。蕭菲∙
紀蓮的演出，叫人深深體會到紀蓮天后之名
不虛傳，技巧及動作之美，對身體的精準操
控，實在很難相信她已四十九歲。馬利芬的
舞蹈編排不僅出色，他本身的舞技也叫人驚
喜。無怪乎2005年首演連奪多個舞蹈獎項。
演出以馬利芬為紀蓮度身創作的獨舞
《Solo》（2005）揭開序幕，亦揭示了整場
演出的基調：簡潔的舞台、清脆利落的舞蹈
動作、精心挑選的音樂，Michael Hulls出類
拔萃的燈光運用，讓細緻的舞蹈動作更為凸
顯。
演區在台的稍後位置，身穿雪紡白衣的紀
蓮在一排低降的枱燈下靜立，幾盞亮了的燈
光把舞者環抱。馬利芬的動作編排，盡用紀
蓮頂尖的舞蹈技巧，舞蹈動作則以芭蕾為
主，不論向外伸展的手臂還是挺直的足尖動
作，每一下都看到紀蓮的功力，動作柔中帶
剛，優美而有力，輕紗般的衣袖在燈光中如
蟬翼。馬利芬利用燈光的光與暗，以及亮起
不同位置的燈，去區分由小至大的動作段
落。西班牙佛蘭明高結他手Carlos Montoya
熱情澎湃的佛蘭明高音樂，突出了紀蓮鮮明
的個性。
五十三歲的馬利芬自跳的獨舞《Shift》
（1996），坦白說在看演出之前，從沒想過
這樣出色。不論在創作構思與演出水平，都
叫人驚喜。巨大的白布板是四個舞碼中唯一
的佈景，橫亙在台上猶如屏風。在巧妙的燈
光運用下，屏風中或變出一個、兩個甚至三
個身影，與台上的他共舞，很有李白《月下

獨酌》詩句「對影成三人」之況味。馬利芬
的動作沉實，每一下都給人穩如磐石的感
覺，但間中露出的輕盈以及動作的線條，令
人想起他的芭蕾舞底子。但動作語彙又夾雜
了瑜伽、巴西戰舞，甚至太極在內，於是又
帶出了一點點東方味道。
當《Solo》的燈光隨着紀蓮遊走時，

《Two》（1997）中的燈光卻把她的舞蹈範
圍限在一個靠近台前方的方形燈區內。這一
次，紀蓮穿上露背的緊身衣，除了手臂、肩
膀、背部與頭外，演出時大部分的身體都隱
沒在漆黑的舞台中。隨着手臂或身軀的舞
動，我們不期然將注意力集中在燈照着的身
體部分上。馬利芬利用了紀蓮高超的動作技
巧與Hulls的燈光魔法，把動作細節都精心
處理，肌肉的細微動作，手指的轉動，都被
燈光放大，叫我們看得清
楚。音樂節奏與舞蹈的動
作如影隨形，起初，紀蓮
隨着一下一下的敲擊樂
聲，只有手臂在舞，然後
彎下腰，讓我們看到燈光
下的肩膀與背部，是如何
隨着音樂節拍舞動。當音
樂由單音逐漸增加層次
時，我們也看到紀蓮的動
作加大，除了手及背外，
雙腳亦開始移動，加快了
動作令舞動的肢體，映在
燈下，猶如火舌，最後更
如蘇菲旋轉般加速，令演
出增添神秘感。馬利芬在
這作品中，將音樂、舞蹈
與燈光三者有機地扣在一

起，觀眾能確切感受到三者如何互為表裡。
下 半 場 是 點 題 的 雙 人 舞 《Push》
（2005）。演出初段是幾個小段落，每個段
落都是以紀蓮在馬利芬肩上坐着開始，再以
燈滅而結束，其間紀蓮以馬利芬身體作平
台，做出不同的動作，或翻滾或滑動或弓
身，馬利芬看似毫不費力地承托着紀蓮，而
紀蓮又似乎無重無懼在他身上輕盈地舞動，
一剛一柔，在Andy Cowton性感的電子音樂
配襯下，讓人想到紀蓮猶如女神般被馬利芬
捧上肩上。
之後，紀蓮優雅地弓身在地，讓隱沒在台

後的馬利芬借之為登場，當他筆直的身翻過
她身上的一刻，觀眾可看到紀蓮紋風不動，
體力與身體操控之佳，都叫人佩服。馬利芬
不斷以接觸的手法來開展動作和帶出關係。

他們或推或拉，然後由此
而衍生出不同的動作組
合。挺舉、飛躍、下墜、
滾動……兩人舞來舉重若
輕，幾段輕快的段落，更
是瀟灑流麗。兩人在舞蹈
中相等，好比兩名羽毛球
高手在「搓」球，又或者
武林高手在切磋武技——
的確，隱約可見到武術動
作在其中。
這次演出，不單止作品

好看，在揀選舞碼及次序
編排上都花過心思。能夠
看到這樣水平的演出，尤
其在紀蓮已宣佈2016年
會退休，這次經驗更見難
得。 文：聞一浩

《Push》神采動人 《成敗蕭何》
展現京劇新貌

《野豬》、《教授》、《杜佬誌》，莊梅岩的創作手
法愈發成熟，到了《黑色星期一》，她好像司機突然把
車開下高速公路，面對着慵懶的荒草小徑點上一根煙。
「寫劇本的時候，如果要顧及結構和脈絡，其實是個很
理性的過程，」她說，「但是這次我想做的是更加去寫
我自己想要的直覺和感情。」拋開劇情構思和結構鋪
排，只是很感性地把自己心目中關於「工作」這個主題
的人與情境一個個書寫出來，莊梅岩笑笑說：「輕鬆很
多，但不是為了輕鬆，而是想轉變一個創作的模式。」

黑色幽默 寫生活苦澀
「工作」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個又愛又恨的東西。這

個城市的高效、便利背後，是無數分秒必爭、「工作成
狂」的人，外國那種下午五點便利店就打烊關門的悠閑
放在這裡，簡直是讓人無法容忍的情景。香港人勤力工
作，卻也被工作壓搾得很苦，「人們總是罵，為甚麼香
港人沒有自己的個性？因為工作的時候他們訓練到要壓
抑自己的個性，我們承受的壓力很大。這個戲講『工
作』，講那個辛苦是怎麼令我們的生活失衡。」
創作開始時，導演甄詠蓓便讓演員自己去做調查，問

問身邊的人對工作的看法。「不要找藝術家，就要普通
人，樓下的看更、隔壁的阿嬸。」甄詠蓓說，「問他
們：你喜不喜歡工作？理想的生活是甚麼？如果現在不
用擔心錢你最想做甚麼？」調查回來的材料讓人驚喜，
粗礪、質樸，經常無端端戳中人淚點。已經開始動筆的
莊梅岩看到這些故事，不斷修改自己的寫作，整個戲的
創作不再是演員跟着劇本演，而演變成一個互動創作的
過程。「這九個演員，每個都很獨當一面，他們在排戲
時做的即興創作，總出來更好的東西。如果只是我自己
寫，可能不會靈活到有那麼多funny的東西出來。這一
次，打開了一些如果只是我自己一個人寫劇本你不會看
到的門。我不知道觀眾到時喜不喜歡，但我自己很享
受——不是在每個創作時，你都會覺得自己長大了，這
次卻給我這種感覺。寫一些人物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多了
一些層次，可能是一些苦澀。我知道那苦澀從何而來，

而這對於一個創作者是十分重要的。」莊梅岩說。
在「工作」的主題下，彙集的是不同小人物的群像，

與以往莊梅岩情節嚴整的劇本不同，這次的創作更像是
「散點透視」，每個點要更精準，也有更多的留白。甄
詠蓓說，雖然文本的創作方法不同了，但是莊梅岩的精
神仍然貫穿其中。「她對社會的concern一直在裡面，
《野豬》、《教授》、《杜佬誌》其實都是，講一個人
在生活中的抉擇，這次也是，但是更無奈。比如《野
豬》講記者，好像還有一個選擇的機會，可以輸得起
的。但在這次的戲裡面，因為生活的艱難，你沒得輸，
就要這麼走下去。」所謂走投無路時給自己放個假尋找
夢想的情景，只能是電視劇裡的橋段，手停口停、被生
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普通人又怎麼做得起這麼奢侈的
「夢」？「我們在調查中也看到，好多人，一問他們理
想的生活，回答都是：理想？一早就沒有啦，別說這些
啦。生活逼人呀，社會壓力下，這個真的變成很奢侈的
事。所以在劇本中，莊梅岩的社會關懷依然在那裡，人
物呢，就更加悲劇。所以我們一開始就不想像以往那樣
用很沉重的方法去做，因為生活已經極之沉重，反而要
用一個喜劇的方式，抽離一些去看發生的事情。」

由點及面 捕捉橫切面
從不同的故事中來描繪小人物們的世界，《黑色星期

一》沒有起承轉合的故事主線，反而是六條線並駕齊
驅。怎麼拼湊碎片線條又不至流於瑣碎膚淺，重任就落
在甄詠蓓的身上。一貫喜歡嘗試新的創作方式的她為此
費盡了心思，「當你有一堆很好的東西在手的時候，會
希望自己的能力上能拼湊得好些。」她說，許多人有種
錯誤理解，認為拼湊很簡單、即興很簡單，但其實「每
種形式都有其難度，拼湊不是簡單擺在一起，它是另一
種pattern。」。
「要講工作，要做到一個很闊的面，作品必然不能只

描寫一個人物，要用很多的點去拼湊一個大的picture。
眾生相下面又有它們共同的東西，比如夢想。難度就在
於，怎麼樣才能讓這些零碎的東西成為一個結構，讓我

看完這個兩分鐘，那個五分鐘，在點後看到線，然後看
到面，再看到整個城市。」她打趣地說和莊梅岩合作很
舒服，一個活生生的劇作家擺在面前，不像以往做莎士
比亞或是魯迅的「阿Q」，作者只留下一堆文字，想去
問都沒有辦法。這種合作，是真正「生命和生命的互
動」。「莊梅岩的文字份量很夠，給你的每一段都是精
華，就好像開了一個盤，我們就去裡面找自己想要的東
西。我們想要呈現的，不是每個人完整的故事，而是很
多個橫切面，每個人物只要拿出他的一小塊，就能看到
他整個人。莊梅岩厲害的是，好幾段的描寫，開頭嘻嘻
哈哈的，最後一收筆，就好像一錘打過來，這就是編劇
的功力，很精準。因為是橫切面，這種精準尤為重要，
因為多一個字都不對，不像以前，你可以用三句去鋪
排。」
要展現眾生相，甄詠蓓相信演員的力量。和她以往的

作品一樣，她喜歡在演員身上找靈感，看他們的生命歷
程和不同的「質地」如何為角色注入新的靈感。這次的
九個演員背景各異，有的本來就是編劇，有的長於形體
表演，有的是編舞、舞者，有的唱歌不錯，這麼一幫古
靈精怪、各自精彩的人聚在一起，「群像」效果已經夠
活靈活現。無怪乎甄詠蓓說：「這次的演出在『新視
野』的名義下，對莊梅岩來說是新視野，對我來說是新
視野，對這幫演員聚在一起的化學作用來說也是新視
野。這就是這次創作的底色。」

《黑色星期一》
時間：10月31日、11月1日 晚上8時

11月2日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甄詠蓓（左）與莊
梅岩 攝影：尉瑋

■■《《PushPush》》
攝影攝影：：Johan PerssonJohan Persson

每個星期天的夜晚，是不是都覺得鬱悶難耐？想起

明天又要身水身汗擠着地鐵，隨着人潮去到令人窒息

的辦公室，你會不會突然覺得人生還真是無趣？「黑

色星期一」，是所有打工仔的噩夢。曾一起合作《野

豬》的導演甄詠蓓與編劇莊梅岩再次聯手，在即將開

鑼的新視野藝術節中帶來新作《黑色星期一》，數盡

香港地打工仔的辛酸苦悶，為這城市勾勒一幅眾生

相。從的士大佬、職業媽媽到巧舌如簧的推銷員……

嬉笑怒罵間，這是食盡人間煙火的香港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黑色星期一

打工仔的眾生相


